“疫情”下的全球舆论导向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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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正面临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受到了来自世界的关注。然而，在中国疫情不断缓解而海外各国疫情却不断恶化的今天，笔者担心国际舆论将有可能转向对中国的批评。请允许笔者作为一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本着先忧后乐的汉学者精神提出严厉的看法，同时希望本文的内容仅为笔者的杞人忧天。
一、海外对SARS背景下的中国的评价
2002年11月16日， 美国的新兴传染病监测系统ProMed发布广州地区发生“非典型肺炎”的报告。11月27日，中国政府指挥隔离“非典型肺炎”患者。2003年2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 （WHO）收到了中国卫生部关于在中国广东爆发了非典型肺炎305例，其中5例死亡的报告。3月，中国及周边数国连续向WHO报告了“不明原因的急性呼吸道疾病”，该疾病在世界各地传染扩散，短时间内患者人数激增。毋庸置疑，新型病毒传染病不是中国所想要的，中国发生这样的疫情是不幸的。
随后，WHO团队赴北京时，已有批评声音称北京市隐瞒疫情妨碍调查。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对此事件强烈关注，对中国政府隐瞒情报提出严厉批评。4月29日，在泰国曼谷举办的中国－东盟领导人“非典”特别会议上，中国总理在正式场合如实表示疫情应对措施存在问题，“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最终，WHO于2003年7月5日宣布已经成功控制SARS。
这样急速扩散的传染病很难应对，也很容易使中国受到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可奈何的。WHO修订了《国际卫生条例》，规定即使病原体和病因尚未清楚，只要有稍微特殊的情况发生必须马上通过WHO向国际社会报告。中国作为SARS当事国，自然也积极参与了条例修订工作。
[bookmark: _Hlk34494780][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于1月12日便迅速公布了RNA碱基排列，使得周边国家也可以进行PCR病毒检测。中国在此次疫情中采取的措施更为有力和全面。
由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速度远远比SARS更快，而且多数患者为轻症前期症状与普通感冒极其相似，很难辨别，加快了城市内的传播速度。加上高铁提速和航线的增加以及低价化，使得病毒更容易广泛传播。
2014年秋天起3年时间里，笔者在武汉工程大学教授日语。因此从外国人的角度对武汉这个城市的特征有了相应的理解。武汉是中国中部经济带的核心城市，由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组成，它也是中国内陆最大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和长江中游航运中心，高铁更是发达，高铁网辐射大半个中国，地理位置和特征上很难把握整体情况。
在武汉生活期间，有一件事令笔者印象深刻。2015年10月12日，笔者有机会参加了日本驻华大使馆与武汉日本商工会共同举行的“传染病宣讲会”。当时中国政府发出了不能解雇乙型肝炎患者的指示，这在日企间引发了疑惑。为了消除这一不安情绪，日本驻华大使馆在中国各地举办“传染病宣讲会”。参会者大多为负责人事的日企高管。在宣讲会中，有一位讲师是这么说的：
“想必大家都很担心像SARS这样的流行病会在中国再次发生。然而，尽管您可能不会相信，现在的中国有着非常优秀的传染病卫生政策。即使发生很小的传染病也要立即报告中央政府，这样的系统在日本都尚未建立。中国的传染病卫生政策是世界学习的典范。而且，中国的病原体研究水平也变得很高，现已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笔者本身也感受到了中国医疗水平的日益进步，因此生活中遇到日本人表示“中国的医疗服务很糟糕”时，会答以“没那么糟糕，中国医疗有很多方面比日本还先进。”特别是在高医疗费方面，日本的医疗费相当昂贵，考虑到物价水平，“挂号”在中国也比日本便宜很多。笔者认为，中国的情况远没有海外报道中的那么糟糕。因此，笔者在听到那位讲师的话时，心中油然而生 “中国的医疗比我的想象中还要先进啊”的感叹。正因如此，当有报道称本次新冠病毒疫情初期发生了数起涉嫌隐瞒的事件时，笔者感到非常痛心。
二、当前国际舆论
世界对武汉的严峻形势深表同情。特别是日本媒体和英国BBC，怀着深深的同情报道了武汉一线医护工作者和武汉市民的状况，而且很多国家给中国赠送了援助物资。这样的报道背后是“同伴”意识在支撑他们，让他们同处于灾难之时仍想帮助受难更深的朋友。如果理解错了这一思路，今后中国将陷入严峻的国际舆论之中。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当前的国际舆论。
包括日韩在内的海外媒体，都认为中国去年12月至今年1月的疫情初期应对措施有几处失策，才使得病毒从武汉向中国全境，乃至日本和韩国扩散。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和韩国未对从中国来的外国人实施入境限制（湖北省和浙江省除外），之后本国境内出现了感染者。美国、菲律宾等一部分国家和地区于一月采取了封锁措施，并禁止飞机着陆，其中一些国家在一月将传染控制了下来。众所周知，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很难实施像中国国内这样的强硬措施，由此推断，将有舆论认为日本和韩国应当采用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从一月开始停止与中国的航线往来。目前中国部分地区仍会在未经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对当地的日本人和韩国人采取隔离14天的措施。有日本人开始抱怨，“若早知会被隔离，就不出差了”。
日本和韩国也承认有必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但要与各国大使馆等部门及时通报和协商。1月以来，中国在封锁的过程中做出了非常大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本身，也是为了防止疫情向周边国家扩散。日本和韩国对此深表同情，两国积极向中国赠送医疗物资。当前日本也开始爆发疫情，国内开始缺乏口罩和医疗物资。2月下旬，福建人曾颖在东京免费发放口罩，表示“这是来自武汉的报恩”，这一事件受到了日本媒体的友好报道。同时，媒体也报道了马云向日本捐赠口罩的新闻，日本民众也更愿意接受这样的“非政治性”民间行为。
1月初韩国在控制疫情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韩国有过应对SARS和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艰辛经历，所以平时就会加强防御新兴病毒传染病，可以说韩国是东北亚地区防疫准备最周全的国家之一。然而不幸的是，进入二月后，韩国放任了大邱市的疫情传染扩散，使得疫情爆发。之后，韩国马上开始采取措施每天进行五千人的核酸检测，这是日本无法实现的大规模措施，可以看出韩国在进行疫情彻底筛查。因此韩国的确认患者数急剧上升，至二月末笔者撰写此稿时，日本的确诊患者已超过200名，韩国超过了2000名。
三、今后的国际舆论导向
进入2月下旬，日韩舆论迎来了转折期。对中国的报道中充满积极的情绪，赞扬本国防疫措施的新闻引人注目。与此同时，批评日韩“抄作业都不会抄”的媒体在增多。而日韩媒体却认为“中国没有吸取SARS的教训，在防疫初期犯了与2003年同样的错误”。这样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今后中国的国际舆论导向应注意以下4点。
第一、信息公开透明性；
第二、病毒海外输出；
第三、歧视问题；
第四、经济损失；
1、信息公开透明性
目前中国将各地的新增确诊患者数每日更新，什么地区出现感染者等详细信息也会在网络上公开。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已部署了世界上罕有的优秀信息公开系统。但是与此同时，武汉等各地医院不允许自由采访，让海外媒体对信息的透明性感到不满。一方面，这是中国对海外媒体人员的保护，另一方面，媒体认为这些医院的情况是学习防疫措施的重要情报源，或许有助于本国更好控制疫情。
2、病毒海外输出
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一月中旬，多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报告都出自武汉，之后，世界各地出现从武汉离境的旅行者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情况。例如，最初在日本出现的确诊患者均来自武汉。原WHO西太平洋地区事务局局长尾身茂（日本政府专门委员会副会长）在2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这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防疫指挥是及时的。毫无疑问，中国在拼命、认真地抗疫。然而，SARS和本次疫情都是从中国开始爆发的，从去年12月上旬开始的不明原因的感染病例报告应该还有更多。中国在SARS的反省中认识到了当初防疫措施采取得不够及时。行动采取迟缓是这种传染病大流行的共同原因。西非埃博拉出血热也是由于应对能力不足而未及时采取行动。这次武汉陷入这样严重的疫情中显然也是由于未能在疫情初期及时行动。
笔者担心世界上可能会涌现出诸如“如果中国能在最初便重视疫情报告，迅速采取行动，疫情就不会广泛传播”的批评声音。
3、歧视问题
海外对于东亚人的歧视行为在疫情初期便已有发生，3月上旬，WHO认定韩国、伊朗、意大利和日本为传染严重扩大地区。意大利是对华友好的欧洲国家，在七国集团（G7）中第一个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伊朗、日本和韩国都是在此次抗疫中积极协助中国的友好国家。国际舆论中疫情发源地的矛头正指向中国。事实上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发生歧视东亚人的严重问题。另外，外表相似的日本人也成为了被歧视对象。在巴勒斯坦，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日本女性被巴勒斯坦女性殴打，施暴者对该女子喊道“新冠病毒！新冠病毒！”。类似这样的事件时有发生，笔者认为作为疫情爆发的首个国家，中国应该率先就此事发声。
4、经济损失       
很多专家认为此次疫情几个月内可以结束，考虑到疫情“后遗症”，世界舆论也开始转向关注经济损失。众所周知，现在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二，对世界经济有着巨大的影响。随着疫情爆发，中国人民居家自行隔离，春节假期后返工人数减少，企业面临人员减少及原材料不足等困难。不只是本国经济，世界经济也同样受到影响。
美国苹果公司iPhone产品的全球最大制造公司是台湾鸿海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国内数家工厂已经复工，但由于员工无法返工，大部分工厂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全部产能；由于中国零部件厂商的电气零部件供给停滞，韩国现代汽车在本国的三家工厂停产；2月14日起4天时间内日产汽车在日本九州的整车厂陆续停产，3月3日起又暂停生产高档车的枥木工厂运行。本田、铃木和马自达也在进行生产调整，中国市场的汽车销售减少率达2.9%，比以往预想时恶化1%。
再来看旅游业，以日本为例，随着中国游客减少，从中国出发的旅游团相继取消行程，部分日本酒店出现倒闭。由于日本逐渐出现疫情扩散，中国以外的外国游客到日本旅游的人数也开始骤减，日本的航空、旅游和酒店行业受到严重打击。2月最后一周，日本东京股市连续五天下跌，日经指数平均下跌超过9%，美国道琼斯指数周跌幅达12%。
四、总结
SARS疫情结束后，根据WHO的数据总计（2002年11月-2003年7月31日），SARS感染8098例、死亡774例，死亡率达到9.6%，采取防疫措施不够及时被认为是疫情迅速扩散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现在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措施有可能将会被人们用来与2003年的SARS防疫措施相比较。到那时，国际舆论可能会集中于讨论“疫情是从哪开始扩散传染的”，而不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是哪里”，因此中国有必要从现在开始考虑，未来国际舆论将如何评价武汉初期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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